
讲到中国印或印
章“方寸之间，气象万
千”，这反映了另一种
中国艺术的精粹。方
寸之间，朱白相宜，章
法纵横，文字灵动，淋
漓尽致间，便展现出
令人回味隽永的古雅
逸趣，这既是中国印
的主要特点，也蕴含
着中国人特有的审美
情趣和丰富哲理。
丰子恺曾说过，

篆刻艺术是“经营于
方寸之内，而赏鉴乎毫发之细，审其
疏密，辨其妍媸”。所以“书画同源，
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
篆刻中有一种元朱文印，以小

篆入印，章法以工整、匀称类为主，
故风格工稳。赵之谦“天道忌盈人
贵知足”印，虽在多处作了离散处
理，而上下边栏的紧凑，却使其印文
松而不散漫。章法的大疏大密，极
好地体现了“疏能跑马，密不透风”。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清同治三年

（1864）三月十四日沈树镛致魏稼
孙的信札，在其末尾，便钤盖着这
方赵之谦自用闲章，这是为何呢？
赵之谦（1829～1884）为“海上画

派”的先驱人物，也是篆刻名家。青
年时就刻苦致力于经学、文字训诂和
金石考据之学，既善于向前人和同时
代的各派名家学习，又不囿前人，勇
于创新，成就斐然。在篆刻上，广为
取法前人，融会贯通，以“印外求印”
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
“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一开新境
界。沈树镛是晚清碑帖收藏界执牛
耳者，少赵之谦三岁。清同治二年
（1863）赵之谦居京期间，一度寄居沈
宅一年之久。赵之谦乃自视甚高之
人，凡朋友求印，并非一概应允，有时
还会对印文内容、篆刻风格甚至钤印
方式、位置等提出自己的意见。
中国传统文人在欣赏书画作品

时，常先赏印章，并以此识别书画家
的学识与修养。一枚好的闲章，也
于无声中展现了篆刻家和书画家水
平的高低。“天道忌盈人贵知足”印
语，核心意旨出自《菜根谭》。《菜根
谭》中有句“事事留个有余不尽的意
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损
我。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者，不生
内变，必召外忧。”也有“做人贵四
知：知足、知退、知恩、知畏。”多以哲
言警句治闲章，于传统文人而言，在
于修身，作用等同于座右铭。
同时代人的文字，记赵之谦一

生窘迫，却知足常乐，豁达洒脱。撰
此印语，可见赵之谦的志趣追求和
人生态度。寥寥八字，更透着不
俗。赵之谦曾作行书五言联：“不俗
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对于“俗”，他
是时刻警醒的。
回答为什么在沈树镛的私人信

札中，会出现赵之谦的自用闲章
呢？只有一种可能，沈树镛一定是
太喜欢这枚印章了。这个心情，与
我现在凝视着这方印拓时，当无二
别。如此一观，我已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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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路边、村头、沟渠埝边，随
处可见洋槐树的身影。它们不像城里
街道旁的国槐那般金贵，没人特意为
它们浇水施肥，只靠着黑土地的滋养，
便长得枝繁叶茂。五月的风一吹，满
树的槐花便竞相盛开。成串成串的白
色小花，像繁星般缀满枝头，花蕊那一
点鹅黄，看着就让人心里敞亮。风再
次拂过，槐花轻轻摇摆，满树花浪翻
涌，甜香裹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这群孩子，就泡在这清甜的香气
里，追着、跑着，衣角都沾染上了槐花
的甜香。
小时候的五月，槐树就是我们的

乐园。男孩子们伸手就捋一大把槐花
塞进嘴里，嚼得满嘴都是清香味——
哪怕尝不出什么名堂，也吃得津津有
味。女孩子们却细致得多，会轻轻摘
下一朵，小心翼翼地剥开花瓣，只留里

面嫩黄的花蕊含在嘴里。那股甜润从
舌尖漫到心底，眉眼间全是陶醉。
五月的槐花，更是家里餐桌上的

“宝”。我挎着竹篮捋回槐花后，奶奶
会和着玉米面蒸成槐花团子，咬一口，
满口清香，顶饱又健康。奶奶还常把
槐花掺进饺子馅里，包出的饺子格外

鲜，槐花的香甜在嘴里久久不散。等
槐花谢了，我们就把它晒干收起来。
到了冬天，抓一把干槐花沏上一壶茶，
看着干花在水里慢慢舒展，茶香很快
飘满屋子，喝上一口，暖呼呼的。
村东头的那棵老槐树，更是藏着

我一辈子的回忆。它已有几百年树

龄，三人合抱粗的树干中间空了，能站
下一个人，可枝叶依旧长得格外繁
茂。树上有个很大的蜜蜂窝，槐花蜜
顺着树缝渗出来，混着清甜的槐花香，
香得让人挪不开脚步。这棵老槐树，
春天飘洒花香，夏天撑开浓密的绿伞
遮阳，秋天落下的叶子能喂猪养羊，冬
天的枯枝又成了烧炕的柴。它就像家
里的长辈，默默奉献着，把我们童年的
欢乐都一一刻进了年轮里。

槐花花期短，也就一周左右。花
谢的时候，满地落英缤纷，像给大地铺
了层白毯。那些花瓣虽已飘落，香气
却还在——落在土里的，化作春泥；飘
进河里的，连游过的鱼儿都似沾了甜
香。而在我心里，槐花从没真正谢过，
它始终飘在故乡的田埂上，飘在我的
梦里，岁岁年年，都是五月里最难忘的
味道。

五月的味道
山楂球

家乡的变化日
新月异，儿时在池
塘嬉戏的美好时
光，如今成了心底
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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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之声话心志”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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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这一
节气标志着春天正式谢幕，夏天悄然
登场。古人将立夏分为三候：“一候蝼
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这些
细微而蓬勃的生命迹象，宣告着天地
之气已从温润转为炽盛。古代诗人们
站在立夏这个门槛上，目送春光远去，
迎接夏木成荫。
立夏的物候相较于春分、惊蛰等

节气，虽然内敛而沉静，却成为诗人笔
下最敏锐的诗眼。中唐诗人元稹的
《立夏四月节》对立夏的状写尤为系
统：“欲知春与夏，仲吕启朱明。蚯蚓
谁教出，王菰（王菰即王瓜）自合生。
帘蚕呈茧样，林鸟哺雏声。渐觉云峰
好，徐徐带雨行。”此诗准确萃取凝练
立夏之际的物候特征，具有近乎科学
记录的精准性和严谨性。中唐“诗豪”
刘禹锡的《初夏曲》则以细腻笔触勾勒
和描摹春夏之交的微妙变化：“时节过
繁华，阴阴千万家。巢禽命子戏，园果
坠枝斜。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晚花。”
诗中“繁华”已过，“晚花”尚存，蝴蝶仍
在花丛中寻觅春日余韵，却不知夏天
已然开始，这种“春去夏犹清”的复合
时令感触，正是立夏节气具有的独特
魅力。南宋大诗人陆游在《立夏》诗中
则写道：“赤帜插城扉，东君整驾归。
泥新巢燕闹，花尽蜜蜂稀。槐柳阴初
密，帘栊暑尚微。日斜汤沐罢，熟练试
单衣。”这首诗以“东君整驾归”拟写春
神离去，以“赤帜插城扉”暗喻夏神来
临，拟人化的处理使季节更替具有了
戏剧性的画面感。
立夏最具辨识度的审美特征，当

数“绿”。春天的绿是嫩绿、浅绿、黄
绿，带着初生的娇怯；而立夏的绿则是
浓绿、深绿、碧绿，透着成熟的沉静。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立夏日忆京师诸
弟》中写道：“改序念芳辰，烦襟倦日
永。夏木已成阴，公门昼恒静。长风
始飘阁，叠云才吐岭。坐想离居人，还
当惜徂景。”诗中“夏木已成阴”五字，
极为凝练地道出了立夏最显著的自然
变化——树木的枝叶已繁密到足以遮

蔽阳光，这“阴”不仅是视觉上的浓绿，
更是触觉上的清凉，是诗人“烦襟倦日
永”时的慰藉。南宋诗人杨万里是写
立夏的圣手，他在《闲居初夏午睡起二
绝句�其一》中写道：“梅子留酸软齿
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
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中的“芭
蕉分绿与窗纱”一句，堪称写立夏之绿
的绝唱。“分绿”二字极为精妙传神——
芭蕉的绿意似乎有了生命。北宋文学
家王安石在《初夏即事》中写道：“石梁
茅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两陂。晴日
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该诗
末句“绿阴幽草胜花时”是一个颇为大
胆的审美判断——立夏时节的绿阴与
幽草，其意境之美超越了春花烂漫之
时。这不是对春天的否定，而是审美
重心的转移：从绚烂转向沉静，从繁华
转向幽深，从视觉的盛宴转向心灵的
栖居。这一审美判断，准确捕捉到了
立夏在诗词美学中的独特地位。
立夏给人最深刻的感受，被南北

朝大诗人谢灵运以“清和”二字精准概
括，其在《游赤石进帆海》一诗中写道：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
歇。”诗中“清”指风物清
爽，“和”谓温度适宜，二字
有机结合，恰好道出立夏
不冷不热、明净和煦且又
蕴含蓬勃生机的特殊气
质。谢灵运的这一文化创
造，被后世诗人广为接受

并不断阐发。其同族诗人谢朓在《别
王丞僧孺》中吟咏：“首夏实清和，余春
满郊甸。”“小谢”不仅肯定了“大谢”的
真实感受，更将“清和”从个人体验升
华为对初夏本质特征的提炼。陆游也
在《初夏出游》中直言：“首夏清和真妙
语，为君诵此一欣然。”他将“清和”视
为谢灵运的传世“妙语”，并在自己的
立夏诗词中反复体味这一绝佳意境。

立夏，这个处于春夏之交的节气，
在古诗词中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诗学
品格。它不是春天繁花似锦的喧闹，
也不是盛夏烈日当空的炽烈，而是一
种温润而笃定的过渡之美。蝼蝈的低
鸣、蚯蚓的出土、王瓜的蔓生，这些微
小的物候变化被诗人捕捉为诗眼；槐
柳的浓阴、芭蕉的绿意、荷叶的初圆，
这些视觉意象构筑起立夏独有的色彩
美学；而惜春与迎夏交织的情感张力，
更使立夏诗词呈现出丰富的心理层
次。古诗词中立夏意象留给人们深刻
的诗学启示：在季节的更替中安顿身
心，在万物的生长中感知天地，在时间
的流转中体悟诗意。

春去花还在，夏来绿已深
——古诗词中的立夏

刘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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